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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如力耕，勤惰尔自知。但
使书种多，会有岁稔时。

老家常见一位挑着箩筐沿街叫卖的货郎
担，他嘹亮的吆喝声，总在村子的上空久久
回荡。

这位货郎担每天准时挑着近百斤重的货
物，从家中出发翻山越岭一路叫卖，不辞辛苦
地为附近几个村里的人们送来所需的日常生
活用品，大家都亲切叫他老李。“这几天怎么没
看见老李？”若是连续几天没有听到老李的吆
喝声，大家就会开始相互探听起他的消息，其
目的不是购买货品，而是心里有了牵挂。

“老李，有进什么新货吗？”“老李，买一把
锄头。”“老李，买一粒糖仔。”无论大人或者小
孩，叫买也好，打招呼也好，张口一声“老李”，
闭口一声“老李”。“唉唉唉”“唉…唉…唉”老李
一会儿回短音，一会儿拉长调，眉眼间尽是笑
意，也总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老李是一个
很健谈的人，有时遇到熟悉的老婶老叔，他便
会把担子撂在一边跟他们话仙，东拉西扯，漫
无边际，越聊越兴奋，有时还把自己的生意给
耽误了。

老李兜售的货物零碎而丰富，犹如“移动
小百货”，有本地妇女常用的黄斗笠、花头巾、
头饰，还有锄头，草耙、铜推仔等劳动生产工
具。当然也少不了小孩子的零食和玩具，我小
时候就常吃老李出售的二分钱一粒的糖仔。老
李做人很实诚，做生意也很用心，一直深受村
里人的信赖。如果有人需求的商品他没有售
卖，他知道后定要悉数记在本子上，下次准会
帮忙捎带过来，从不食言。

老李几乎每星期都得停一天去赶集采购
进货，以保证货源充足，确保货品正常供应。他
天天早出晚归，挑着货担往返于崎岖的山路
上，穿梭在村道巷陌中，吆喝叫卖，过着平实而
艰辛的生活。

有一次我回老家，在村口遇见老李正在兜
售货物。时隔多年，他也上了年纪，白发稀疏，
脸上也满是皱纹，不过声音还是那么清亮，中
气十足。我走过去与他闲聊时，目光从他身上
转移到身边的两个货筐，发现那些货担还是和
从前一样，只不过数量变少了，甚至有些已经
是过时货。“余甘一斤多少钱？”我看了一会儿，
忽然被筐里一颗颗又大又圆的余甘果吸引住，
顿时满口生津，随后决定买些带回家。一问才
知，当年一分钱能买到的十颗余甘，现在已经
是论斤卖了，价格还涨至十块钱一斤。

老李一辈子以货郎担为生，吆喝着原始的
声调，广而告之。听村里人说他的子女早已成
家立业，跟他一样年纪的人，大多都在家含饴
弄孙，安享晚年，可是他却偏偏不安于在家待
着享清福，而是继续挑着货郎担，走街串巷吆
喝叫卖。我想其中必然有他自己的想法，不过
劳动使人健康，老李这样适度的劳作，也不失
为一种特别的养生之道。

许久未回去了，也没能再听到老李清亮如
曲的吆喝声，不知他在家乡还好吗？

货郎担老李
□苏国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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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走进执节巷，它以一场细雨迎
接我。这雨下得多好呀，滋润脸颊，淋湿
石板路，带着秋日的凉，给小巷增添了几
分诗意与浪漫。

这巷子真的很老了，一段被时光遗
留下来的黄土墙，表层脱落，裂痕交错纵
横，像一幅时光绘就的地图。一些老厝的
铁门已经锈迹斑斑，门楣漆色斑驳，硬撑
着残破的身子，满目沧桑。倒是有些门顶
上蔓延着的厚葡萄藤，枝繁叶茂，仿佛全
然不在乎被主人遗忘与否，自我地舒展
着生机。还有些屋子保留着小露窗，窗棂
饱经风霜，像一双搜集光阴的眼睛，细数
过往行人，也收藏流逝的岁月。

我撑着伞，行走在曲折的小巷。时值
中午，没有多少行人，偶尔有人用电动车
载着放学的孩子穿行而过。十几年前，孩
子在附近的小学读书，家住学府路的我，
也总是骑车载着他，无数次地穿梭于这
条小巷，渐渐便把一条原本陌生的巷子，
走成了日常。时间久了，孩子和巷子熟悉
起来，我有时下班迟了，他还能自己走回
家。有一次，我到家里时不见孩子
回来，就折回执节巷里寻找，来回
走了好几趟，一直不见孩子
的身影。天色越来越
暗，我便慌了起

来，那时先生在外地研修，我刚来到泉州
不久，人生地不熟的，心想孩子丢了，这
可怎么办？我当时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时
没了方向，各种不祥的念头在心底滋生。
直到眼前出现一个小小的黑影，听到一
声“妈妈”的呼唤，悬在心上的石头才终
于落地。

多年后我才知道，当年自己的担心
是多余的。因为那不是一条普通的小巷，
而是一条有节度、有正义、有温度且厚重
的巷子，它承载着悠久的历史，也写满动
人的故事。听本地人说起，是一位名叫诸
葛廷瑞、字麟之的兵部侍郎，成就了这名
闻泉州的小巷。

如今徜徉于执节巷中，多情的细雨
也将我带回到南宋孝宗年间，当时南宋
小朝廷偏安于临安。适逢金国的金世宗
完颜雍病逝，南宋皇帝派诸葛廷瑞出使
参加丧礼。出生于泉州南安的诸葛延瑞
奉旨出使金国后，面对金国君臣上下威
胁，表现出的气节，使对方无计可施。最

终出色完成任务返回，
诸 葛 延 瑞 受
到 孝 宗 皇 帝

的赞许，称其“执节有度”。后
来，泉州太守感念其风范，便在
城中立了写有“执节”的石牌
坊，同时兴建了“执节宫”，之后
周围逐渐形成了一条街巷，并
被取名为“执节巷”。

这条小巷虽其貌不扬，建筑
虽已老旧，但始终不失生机。在
巷子的中段，新民居别有风格，
沿巷的店铺售卖的商品琳琅满
目，而老式的商店、传统的手工
艺作坊，也与现代的餐厅、咖啡
馆和谐共存，展现出了别样的韵
味。如今，巷口还多了一个小山
丛竹公园，那里四周用矮栅栏围
着，旁边翠竹丛生，一派生机勃
勃的景象。

迎着秋雨穿行在小山丛竹
公园，我还想起了近代高僧弘
一法师。听说这里曾是他的讲
经处，我猜或许他也曾在这竹
林中漫步，用深邃的目光审视
着世间万物，用他丰盈的内心
感化着周围的一切。不远处，自动喷洒
浇花水龙头正“滋滋”地喷溅着，那烟花
似的水花，和着雨丝悄然滋润着每一寸

土地，就如弘一法师的故事、音
乐和修行，清新深远，陶冶着

这里的一代代人。
走出雨中的执节巷，我好似经历了

一场追寻时光的旅程，重温了这条古巷
千百年前的旖旎风光，也看到了它正以
一种新的姿势走向另一个繁华。

风雨执节巷
□温秀清

一到霜降时节，没有了烈日的照耀，
早晚气温骤降。清晨，旭日东升，远山被
一层薄纱般的雾霭笼罩着，置身在朝阳
金色的光晕里，眼前是暖色调的田园风
景画，我的思绪一下就被拉回到了过去。

记得过去每到霜降前后的深秋，当
我早上还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半梦半醒
时，就能听见屋外传来一些响动，有树枝

在灶膛里燃烧的声响，
也有水沸腾的咕噜声，
不用猜，定是早起的母
亲又在厨房里忙碌。吃
过早饭，等我穿上新做
的防风外套，背上书
包，母亲就会骑着那辆
老旧自行车送我去上
学。一路上风呼呼地
吹，坐在后座上的我搂
着母亲的腰，脸紧贴着
她的后背，依然感觉秋
风的冷冽。没过几天，
我脸上的皮肤就变得
又干又痒，总忍不住想
用手挠，用舌头舔。

霜降时节，秋风的
肃杀是天地对万物的
考验，除了我，家门口

的两棵柿子树也无法幸免。阵阵秋风吹
过，原来绿里泛黄的柿子叶，也渐渐被染
成了如枫叶般的红，只有零星几片还顽
强地挂在树梢上，大多已经被风刮到了
地上。见柿子叶变红了，母亲便拿来扫帚
和长竹竿，把地上和树上的柿子叶都收
集起来，洗净后全部放在竹匾里晾晒，直

至每片叶子都变干变硬，再放入石臼里
捣成粉末。

“霜打的柿叶是个宝。”这是母亲常
念叨的话，我那时只要见她把晒干的柿
子叶磨碎，心里就暗暗窃喜，因为这是又
要做柿叶猪油膏了。每次听到厨房里传
来“笃笃笃”的声响，就是母亲在砧板上
开始切猪板油了。“熬猪油啦。”母亲一声
令下，我便心领神会地跑到灶边帮着添
柴烧火。熬猪油的火候很讲究，不管是一
开始的大火催熟，还是后面的小火慢熬，
我一刻都不敢偷闲。再听到“嗞嗞”的声
响传来，闻到醇厚的油香从灶间飘出，我
就知道得“停火”了，随即抽出木柴，用火
钳将草木灰覆盖在炭火上。手里忙个不
停，我的眼睛也始终盯着灶台，因为母亲
此时已经从锅里捞出一碗炸得金黄酥脆
的猪油渣。看着我那张被火燎熏得通红
的脸，母亲便将这碗猪油渣递给
我解馋，还不忘打趣道：“快吃
吧，馋虫要跑出来了。”

猪 油 准 备
就绪后，母亲便

将柿叶干粉混入油中，来回搅拌均匀，再
用纱布进行过滤，最后才分装到一个个
小玻璃罐里，只要静置一晚后，就能变柿
叶猪油膏了，可以拿来抹脸润肤。有时为
了让柿叶猪油膏的气味更好闻，母亲还
会提前去附近的公园里摘些桂花，将它
们晾晒磨粉后，掺到柿叶猪油膏中增香。

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市面上的
护肤品并不多，而母亲手工制作的柿叶
猪油膏，就成了儿时呵护我幼嫩皮肤的
不二之选。每次脸上抹着带有桂花香的
柿叶猪油膏，嘴里吃着喷香的猪油渣，我
就觉得整个秋天都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这份母亲予以我的独家霜降记忆，直至
长大后再想起来，也依旧会让我感到无
比温暖。

柿叶猪油膏
□朱晓蓓

周末打扫房间时，从书柜里把一本
本书拿下来，不经意间，一本厚皮装帧
的书掉在脚边，低头一看原来是珍藏版
的《格林童话》，它曾是女儿小时候爱不
释手的读物。

捡起书随手翻看，书页里的图文还
很清晰，大约有十年的光景，它寂寞地
躺在书架上，随时光变老，书里的童话
渐渐消失在流逝的岁月里。犹记得女儿
六岁那年，我们买了这本书送给她，她
收到后高兴得眉开眼笑，像得了一件宝
贝。每天晚上都要这本书陪伴她入眠，
还要我和妻子轮流给她讲书里的童话
故事，直至她慢慢地进入甜美的梦乡。

我常说女儿的童年是幸福的，因为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能给她买的玩具与
书籍数不胜数。回想自己的童年，那时
家里生活不宽裕，除了和伙伴们在田间
地头玩耍，并没有什么玩具或者童话书
与我相伴。父母也总是为了生活
起早贪黑地忙碌着，压根没时间
给我讲故事。那时乡村
能找到的书籍很有限，

我大多只能从爷爷奶奶的口中，听闻一
些光怪陆离的民间传说。

除了那本格林童话，女儿的童话
书还有几本，都是她小时候的最爱。上
小学时每次写完作业，她总要拿出童
话书来翻看，从破损的书角我便知道
她对这些书恋恋不舍。童话故事是许
多孩童的梦想，他们总会幻想着能和
小动物们对话，或是可以乘着大鸟在
天空翱翔，就算长大后知道这些故事
是虚构的，也仍愿意用它们来洗涤灵
魂。因为童话是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也
是对大自然的眷恋。

不过上初中后，女儿便渐渐对那
些童话书不闻不问了。若不是我打扫
卫生，可能它们还会继续被遗忘在书
柜的角落里。是孩子长大不需要童话
了吗？还是课业负担太重没有时间翻
看？我后来问女儿不再看童话书的原

因，她坦言自己对童话故
事已经没太多

兴趣，觉得那些书都是儿时看的，如今
长大了，就没必要再看。女儿的一番话
让我感到有些困惑，心想难道童话故
事真的只局限于小孩子的年纪吗？我
于是尝试认真翻阅那些童话书，没想
到里面的故事越读越精彩，最后我居
然把几本书全都看完了。

这时我才明白，童话其实并非小孩
子们的童话，它们也可以是成年人的童
话，或许是因为长大后，浮躁的心让人
难以平静下来阅读与感受，才会以为童
话故事只不过是适合幼童的读物。但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是童话的来源，若
是能保有一颗童心，褪去浮华的表象，
再去看看那些有趣的童话故事，也许能
像儿时那样从中得到收获与快乐。我把
看完童话书的感想告诉女儿，她想了想
说：“等我有空了，会再去看看那些书，
或许真的会有不同的感觉。”

翻到那本《格林童话》的最后一页
时，我发现了女儿小时候用稚嫩笔迹写
下的“这是我最爱的童话书”。这句稚气
的留言让我一下就想起了过往陪她看

书、给她讲故事的一幕幕，也
不 禁 感 叹 她

不再是那个爱看童话书的小女孩。这时
我才忽然发觉时光真是匆匆如流水，让
人不由得想要像童话故事那样，去留住
往日美好的时刻，让女儿永远保留着孩
提时的纯真与快乐。

女儿的童话书
□陈 裕

有几年的时间，我马不停蹄地工
作，有时还昼夜颠倒。当时，年纪还轻，
刚走出校园，心中满腹的壮志未酬，总
觉得人生难得几回搏。毕竟，在我之前
的读书生涯中，努力与奋斗已经成了
生活的主旋律。如今，走出校园，踏入
社会，自然就要争分夺秒地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

可是后来事实证明，情况并不如
自己设想的那么乐观。参加工作的第
三年，我因过度劳累而病倒，住进了医
院。医生给我做了详细的检查，结果发
现，尽管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但身体

的小毛病不少，需要花一段时间进行
静养。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才对自己
今后的人生，重新进行了思考。记得住
院的一天傍晚，母亲陪我下楼散步。当
时已经是深秋，一些树的树叶已经掉
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母亲见了颇
有感触地念道：“删繁就简三秋树。”

闻言，我心头一颤，顿时联想到了
自己的境况。人和树木，其实都是一样
的，经历了春的勃发、夏的繁荣，到了
金秋时节，也该有删繁就简的时候。走
过了枝繁叶茂，到了秋天，花草树木都

会开始做“减法”，删去枝叶和不必要
的负担，韬光养晦，才能更好地生存，
迎接来年的下一个轮回。一枯一荣，繁
简交替，方能细水长流，这是树木，亦
是人生之道。

树木如此，人何尝不是？该奋斗
时，不吝汗水；该养晦时，也要懂得放
下。一味拼搏，志在千里，不见得是好
事，若是不顾身体地疲于奔命，长此以
往，更是得不偿失，对健康不利。

生活中，其实也该留出独属于自己
的秋天，就像树木一样，褪去绿叶繁花，
让生活变得简单，让人生的底色变得澄

明。唯有在这样的至简中，我们才能看
清自己，也才能收获快乐。从那以后，我
开始认真规划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工作
上，量力而行，有奋斗，也有适当的休
息，比如有时与三五好友小聚谈心，有
时去户外走走，看山水美景，让生活过
得简单一些，也松弛一点。

让生活变得简单点，既要在能肆意
挥洒青春的时候，不要放弃拼搏，也要
在该收敛的时候，别太强求，不要让自
己负荷过重。就像是秋天的树，该舍弃
的就舍弃，不要反为繁华所累，如此一
来，或许便可以做回简简单单的自己。

删繁就简三秋树
□郭华悦

服 药

医院的取药窗口，一位病人问药剂师：“这
药是饭前吃还是饭后服用？”药剂师闻言叹
了一口气，回答道：“这是膏药，饭前饭后都
不能吃。”

改名字

甲：“我想改名字。”
乙：“你的名字不是挺好的嘛？姓高，爸

妈希望你能天天开心，所以给你取名叫高
兴，多好啊。”

甲：“可别人经常会说：今天太开心了，
‘高兴’死了！”

基 因

小梅想学芭蕾舞，妈妈说：“学这种舞
蹈很辛苦啊。”小梅说：“没问题，我有跳舞
的基因。”妈妈纳闷地问：“咱们家哪有跳芭
蕾舞的基因？”小梅立刻回答说：“怎么没
有，你不是说爸爸每天深夜回家，都会踮着
脚尖走路，我肯定也可以。”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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